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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华栋小说游荡者形象的精神生态及启示 

王志谋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兴义 ５６２４００）

［摘　要］邱华栋是新生代作家的一个重要代表，其小说中游荡者系列形象的塑造是作家试图以边缘化的审美生存为现代都
市人在商品与技术的牢笼中重新唤回情感与个性的一个尝试。游荡者们摆脱了生活必然性的限制，以审美的眼光悠游于都

市，其生存挣扎及其价值追寻方式为我们探索新价值的重建提供了启示：边缘化为价值探索提供了合适的角度与场所，游荡

所表征的现代审美意识为在理性化都市中重构日常生活结构提供了一种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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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是自然界生物圈的一员，同时也是一种精
神性的存在，精神决定了人类对世界与自我的认识

与行为实践。考察现代人的精神生态，并寻找与发

现价值重建之途径，是生态批评的一项首要任务。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的都市小说全景式
地反映了现代都市人的物质与精神状态，对认识现

代人的精神生态有着重要作用。其中，邱华栋作为

“当代最早自觉”［１］的都市文学写作者之一，和“真

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２］，其写作集中于城市的“地

理学”与“病理学”，力图“在浮华的都市表象描摹

和迫切的生存焦虑缓释中”逼近“人的存在之

核”，［３］对各类都市人群的精神状态都有着深入的

了解与刻划。基于此，其小说中以一系列游荡者形

象为价值问题作出的探索，对我们平衡现代人的精

神生态与寻求价值重建之路就有了启示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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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谋：邱华栋小说游荡者形象的精神生态及启示

　　一　邱华栋小说游荡者形象的精神生态

邱华栋小说中的各色人等大体可分为三类：

“闯入者”系列、“都市新人类”系列及“游荡者”系

列。因其处境与追求的不同，他们的信仰、需要、动

机、情感，包括人生观、价值观等当然各不相同，但

概而言之，每类人物的各精神要素之间在其主要趋

向上又存在着明显的一致。大体而言，“闯入者”们

以情感的商品化标注了消费社会的价值失范，“都

市新人类”以生活的同质化呈现了技术时代对个性

的无情宰制，游荡者形象的塑造则是邱华栋试图以

边缘化的审美生存在商品与技术的牢笼中重新唤

回情感与个性的一个尝试。

邱华栋笔下的“游荡者”们最为明显的身份标

识，就是他们终日在繁华商业街道或城市皱褶中无

所事事地游荡。如果说闯入者努力要把握商品法

则以寻求城市规则的认同，都市新人类在城市规则

下清醒而麻木地生存，那么游荡者们则试图以其东

游西荡来打破效率与时间的概念，对抗冰冷的城市

理性规则对柔软人性的压抑，在都市的水泥森林中

重新召唤情感与个性。

情感作为人类精神要素中最为柔软的部分，是

衡量人类幸福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尺。张扬理性的

启蒙时代，休谟就曾对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作过这样

的定位：“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

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

务。”［４］也就是说，理性不过是实现启蒙的手段，启

蒙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全面实现、人的感性力量的

舒展，而理性的片面发展，不过是对启蒙本末倒置

的挟持。闯入者们的情感商品化，从这个意义上

讲，实际上是对自身的背叛。可悲的是，这种情感

的商品化其实不独是闯入者们才面对的现实，大量

泛滥的商品化情感已经将情感本身柔软丰盈的内

质抽空，也就是说，这种情感的物化进而导致了情

感的扁平化，而建基于丰富情感的个性也随之干

瘪，现代都市人由此变得自我缺失、个性匮乏、面目

模糊，呈现为一种无差别的同质。

邱华栋笔下的游荡者们正是从跳出商品化编

织的物质主义牢笼出发，试图恢复人的情感、个性

与尊严。他们“摆脱了现代人的实用需要”，［５］不

再汲汲于货币与商品的得失，而是对城市中一切作

用于心灵的新奇与美的东西投注了巨大的热情，这

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对理性的狙击。《天使的洁白》

中的袁劲松、《城市战车》中的流浪艺术家群体、

《鼹鼠人》中的叙述者以及《闯入者》中的吕安及拾

垃圾者等都是这类游荡者，事实上，邱华栋本人就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游荡者。这些游荡者们不满于

商品世界的欺骗性光泽与情感世界的麻木与荒芜，

竭力想要从工具理性无处不在的规约中突围出来，

力图以艺术的新鲜活泼的经验来抗拒被异化得日

益程式化与平庸的生活，“他觉得，世界上一切都是

短暂的，只有美是永存的，只有那种附着于事物之

上的美才是他惟一值得信赖的。”（《天使的洁白》）

但他们又不以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方式为旨归，而

是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直接将审美精神引入

了都市生活，践行一种以游荡为表现形式的艺术化

生存方式，这显然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处境。

《天使的洁白》中，袁劲松对美与美感有着执着

的追求。他在一个时尚杂志社当摄影记者兼美术

编辑，他对这份“拍出物的充满欺骗性的光泽”的工

作心怀不满，认为自己所供职的杂志“在吊着城市

中所有人的胃口”，因而经常“不务正业”地用镜头

记录生活中点滴片断美的显现。他拍了一组叫《曲

线》的照片，“偷拍的全部都是在大街上行走的女人

的后腰与大腿之间的剖面”，“比一张张人脸还生

动。”他认为这组照片呈现了一个观察女人的新视

角，并期待着能在喧闹的街区展览。因为阻挠了主

编与一个女下属之间的肉体交易，他被除职了，继

而进入一个广告公司工作。但当认识到广告与物

欲之间的勾搭时，他毅然辞职，“他想，这种基于生

存意义上的工作只能使我不断丧失”，他不再工作，

而是每天背着相机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发现与

记录生活中摆脱了物欲纠缠的悠远宁静与驳杂多

采，“尽量地捕捉着城市中的光芒”，他变成了一个

城市面貌的匿名记录者，并在发现与捕捉城市之美

中重新实现了久违的自我。与袁劲松一样，邱华栋

小说中的其他游荡者们也都摆脱了生活的必然性，

不再“跟着机器的节奏舞动手臂”，而是让自己在城

市的理性之网中游弋出来，以发现与捕捉都市中的

激情与美感来充实日益贫瘠的生活。《城市战车》

中，流浪艺术家们在繁华的商业街区以其富于挑战

性的行为艺术让丧失了想象力的城市“局部发炎、

红肿”；《鼹鼠人》中，“我”学会了从各个不同的角

度观察城市，掌握着城市中的各种秘密；《闯入者》

中，捡垃圾的老人用捡来的香水瓶在他的住所构筑

了一个“被香化了的世界”……可以说，“审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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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深感物化城市压抑，并不同程度地“摆脱了生

活必然性限制”的人们为其存在找到的新的价值实

现方式。在游荡者们无所用心的游荡中，隐匿于都

市中不为人知的美被偶遇与发现，而游荡者们也在

对美的追寻中拥有了更为丰盈的情感与自我意识，

曾经的紧张被舒缓，与世界的关系也从对立迈向了

和解。

“在机械论所构建的新环境里，只有机械、机器

能找到舒畅如回家的感觉，因为它们只需要秩序、

目的、规律性；它不需要与机械无涉的爱，不需要同

情，更不需要审美。”［６］由神灵崇拜转向了金钱崇拜

的城市，其都市理性与商品法则以无处不在的规约

力将现代人的生活纳入了一个庞大的异化之网，它

吸纳了非都市人的进入，决定了他们的思考与行为

方式，将他们变成了“正宗”的都市人，又以其严密

的规范化组织将一个个的都市人纳入一个以商品

与交换为中心的系统，预设了他们的生存规则与生

活方式，因此，现代都市人在以商品为中心的城市

规则之下普遍迷失了自我。“生态危机是人类迄今

为止面临的最为棘手也最为艰巨的生存考验”，［７］

都市人群的这种精神生态失衡则是人类面临的最

为切近的生存困境。邱华栋小说中的游荡者们以

审美为旨归，以意图重建新价值的方式，为我们解

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向度。

　　二　邱华栋小说人物价值探寻的方式与启示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先驱鲁枢元认为：

“走出生态困境的出路在于改变现行的经济制度，

再往深层追究，在于那种‘纯粹物质主义的价值

观’。说到底，那种实用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急功

近利的价值观才是造成现代生态灾难的罪魁祸

首。”［８］那么，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努力去寻求新

价值观的重建？以邱华栋为代表的新生代都市小

说中的价值探寻，特别是游荡者们的生存实践可以

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边缘寻找：价值探寻的新视角

“人链”是邱华栋城市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

“所有的人只是构成了一个个链环，一环套一环，所

有的人都可以由那种关系的链条连接起来，从而构

成了城市中奇异的人链。”《天使的洁白》与《闯入

者》等小说中都有着这一意象，每个单个的人都被

作为人链中的一环而纳入了体系，它形象地表明了

以理性为基础的城市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性存在对

人类所形成的巨大吸附力与控制力。而要摆脱这

种控制，就需要打破这种关系，从人链中挣脱出来。

这意味着一种自我的边缘化。从价值探寻的角度

而言，这种边缘化恰好为其提供了合适的角度与

场所。

首先，边缘的位置提供了一个置身其中者所缺

乏的视角，从而展现了被铺天盖地的商业化所遮蔽

的生活的另一面。波伏娃在论述“边缘”时说：“要

想观察这个世界，就必须和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

离。如果你完全卷入某种事件，你就无法描述它。

一个在战场上厮杀的士兵是无法描述那场战斗的。

但是同样，如果你完全不了解情况，你也无法描写

它。……略为沾一点边的人占据最有利的位

置。”［９］可见，对急功近利价值观的批判需要一个抽

身而出的边缘的位置，这样才能对其作出一个较为

全面和客观的认识。此外，边缘作为中心的对立

物，本身就暗含着一种挑战中心的力量。边缘化

“指的是那些建立而后又瓦解主要价值标准和传统

的自相矛盾的行为。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对我们

文化中的那些‘自不待言的东西’提出疑问和挑

战。”［１０］《鼹鼠人》就是于边缘处观察与思考现行价

值观的一部奇特作品。文中叙述了一个城市规则

的反抗者隐居于下水道中观察与思考人类命运，并

试图改变人类发展方向的故事。故事的大致内容

是一个大学毕业的计算机高材生不适应现代城市

的快节奏生活，认为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给人类带

来了灾难，因为“我们改变世界的速度总是快过改

变我们自己”，他在城市地下的下水道网络之中发

现了一种“在而不属于”城市的缓慢生活方式，并隐

居于此，“通过静坐和冥想”，达到了气功师常说的

“辟谷”状态，借助城市发达的下水道网络，他“利

用别人的电源和线路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并随意

穿行于城市之中，以了解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

运”。以通行的物质标准来衡量，鼹鼠人纯属自讨

苦吃，他过的是一种臭气熏天而又暗无天日的日

子，但正是置身于繁华世界的地下，他触摸与认识

到了无处不在的系统化力量之巨大和可怕，并试图

以其行动来“刹住现代社会疯狂前进的车轮”。鼹

鼠人隐居于城市下水道显然是一个隐喻，一种边缘

化的极端状态。但正因为他对被“纳入社会非常机

械的系统中去”的坚决拒绝，他才能于边缘处有所

发现与行动（当然，是不可取的行动）。

其次，边缘正因为外在于主流文化，其价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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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与行为方式必然有与“中心”相悖之处，其中丰富

的秩序外生存方式可为新价值的重建提供借鉴。

卡里斯玛解体之后，社会发展似乎越来越趋向

多元，不同的观点得到承认，不同的态度得到尊重，

不同的生存方式得到认可，不同的行为方式得到理

解，由此，出现了主流与边缘的分化；但另一方面，

城市化的潮流又试图以其不可思议的集中化与理

性化特点将一切逸出其规范的现象纳入潮流之中，

从而又促生了主流与边缘的种种颉颃。当主流文

化出现问题时，“边缘”则成了主流一个可资借鉴的

补充，因为“边缘”是“文化种种对立二元之间或多

元之间相互对话和交流、不断生发出新气象的地带

……不同要素在这儿接触和融合，滋生出新的东

西，并迅速向周边扩散，有效地改变着人们的意识

和文化本身。”［１１］《天使的洁白》中，袁劲松主动从

人链上消失后，发现了城市中所不为人识的美，并

达成了一种“没有目的地生活”的状态———没有目

的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这是一种无目的的目的

性，一种真正审美化的生存方式。

（二）都市审美意识：重构日常生活结构的重要

元素

经典马克思主义将“革命”作为改变旧有社会

结构、建设新的社会人群关系、并全面解放人类自

身的手段。但“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

天”，［１２］城市社会的总体结构固然是“异化”产生的

重要前提，但使人产生“异化”的直接原因，却是日

常生活结构从“神圣”向“物化”蜕变而产生的“现

实”衰败，这不是可以通过革命解决的，而必须重构

日常生活现实。日常生活结构是内在主体意志向

客观生活层面投射、结晶而成的社会框架，由此，

“现实重构”必然根源于一种内在的、想象性的建

构，其建构的材料是内化于精神、再现于符号的现

实碎片，其建构的冲动则在于克服内在主体在现实

世界中的分裂，寻求主体与客观的和谐平衡，以此

来安顿城市人的心灵，因此“现实重构”就其本质而

言是一种“审美重构”行为。“家园意识”，对无家

可归的现代人来说，是这种审美重构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遥望废墟中的家园’可以说是新生

代作家的一个共同的叙事形象，而在世俗的生存之

痛的体认中向往超世俗的诗性理想，可以说是新生

代小说的共同主题。”［１３］

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一大批理论家都论及了艺

术的救赎功能，他们认为日常生活是平庸的，因此

需要用艺术那种新鲜活泼的审美经验来抗拒日益

异化的生活。但他们往往将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

对立，把艺术作为一个乌托邦世界来理解，它独立

于日常生活之外，有着烛照日常生活的超验之光，

二者有着明确的界限。这种与日常生活泾渭分明

的审美由于其遥不可及而只能表现为一个梦想，从

而削弱了其作用。事实上，新生代小说中的诸多价

值探寻文本都呈现了这种脱离现实的归家之旅无

可奈何的衰败，如韩东的《新版黄山游》、朱文的

《关于九 ０年的月亮》、毕飞宇的《是谁在深夜说
话》等。这些试图以“回到自然”“回到中世纪”的

方式追求人性完满的小说文本其结局都证明了这

种以“返回”为特征的归家之虚妄。“我厌倦了这

座城市，但又无法回到乡村。”（《我们是自己的魔

鬼》）这种清醒的意识表明了归家之旅的双重无奈。

邱华栋小说中游荡者们直面城市化现实的审美化

生存为我们弥合二者之间的分裂提供了启示。这

些徘徊游荡于街道的形象，他们感受着都市的嘈

杂、奢华与混乱，也体验与撷取着它的美感与丑陋，

并在这种内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中，将生活与审美

相结合，为日常生活的审美重构提供了一个可行性

标本。其都市审美精神，可从三方面来理解。

首先，他们以其走走停停的步态，打破了效率

与时间的概念。如前所述，以现代理性为基础构建

的城市压抑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它以服务于工业生

产与商业运作而不是人类生存质量提高的需要为

中心，从而导致了城市的标准化与均质化。在这样

的城市中，人们被束缚在有限的几个点上，严格遵

循机器的作息时间，日复一日、毫无悬念地生存，城

市似乎包蕴了无限秘密，但对大多数人们而言，城

市只是公司、厂房、住宅和连接它们的街道。在这

一秩序化的生存环境中，无目的的漫步以一种打破

标准化的异质性，显示出一种超然与舒展。“步行

将会创造窥看、观察的机会，搅乱和打碎稳定的城

市秩序。步行开辟了新的空间，能创造传奇和故

事，并把街道号码和建筑以及意义焊接在一起。更

重要的是，步行使窥视者得以从城市的管辖中创造

他／她自己的空间和意义。”［１４］在本雅明的描述中，
１９世纪巴黎的游荡者们正是以漫步逃离了“脑满
肠肥的反动政府的邪恶目光”，并在拱廊街中获得

了“无穷的补偿”。邱华栋笔下的游荡者们，同样也

从这种对抗于功利主潮的姿态中获得了一种逃逸

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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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游荡者们将好奇心投射在现代都市的意

象符号与生活情态之上，以一种“拾垃圾者”的眼

光，将这些碎片化的符号与情态进行组合与意义的

运作，合成现代都市人生图景，并直指人的心灵。

“在我看来，当代的生活，当代的情感，网络时代的

爱情，更多地呈现了碎片的性质。”而游荡者们的兴

趣，就在于“把它们拼凑起来”。（《遗忘者之旅》）

在这种摄取与拼凑中，既有着都市丰富的物质所带

来的奢华之美，也有现代城市密集的人群所内蕴的

震惊，有对气息消散的缅怀，也有对丑恶作为一种

真实审美体验的提升。对现代世界的美学表现，不

单是对美的正面表现，也包括对消极美的表现，包

括对“现代性中的粗糙垃圾”加以过滤、从邪恶中提

取美，而且后者更为重要。《闯入者》中，拾垃圾的

老人可堪成为一个现代都市中以审美精神贯注日

常生活来发现意义的寓言。捡拾垃圾的老人代表

着游荡者，垃圾中的香水瓶是他在碎片化的世界中

搜检的素材，那个“大大小小各式各样造型奇特别

致的香水瓶”构成的“奇幻的世界”则是游荡者在

彻底解构经验世界的表象之后重新组合成的想象

性世界，一个“被香化了的世界”。

其审美精神的进一步表现是游荡者们对行为

艺术的痴迷。他们在繁华的商业街区用铁笼子将

自己锁起来表演《饥饿的艺术家》；或将骡子穿上丝

袜，抹上口红，再披红挂彩，并与它成亲；或在身上

涂满蜂蜜，然后一丝不挂地走进厕所，让苍蝇爬满

全身。如果说游荡的姿态与碎片世界的拼凑体现

的是现代都市人自得其乐的可能途径，行为艺术则

是以各种富于挑战性的手段来刺激与唤醒新人类

们的生活感觉。

总体而言，游荡者们的审美观不再是以“静观”

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审美观，而是建立在“过渡、瞬

间、偶然”之上的现代审美观，它以本雅明所谓的

“震惊”为核心质素，以碎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但

又以其片断式审美境遇的缀连指向对现代生活的

总体把握。值得注意的是，与以“返回”为特征的浪

漫主义家园之思相比较，这种面对都市的日常生活

的审美，更为切实可行，因为前者在提倡回到自然

的同时也回避了另一个更具扩展性的“自然”：日益

复杂丰富与混乱的现代都市生活，而这，才是我们

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

回到鲁枢元关于现代生态灾难源头的言论上

来，价值观的重建显然不是一个可一蹴而就的过

程，它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改革，日常生活

结构的审美化调整是一个更为细微、重要而又切实

的环节，唯其审美精神贯注了整个日常生活现实，

“实用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急功近利的价值观”的

统领性地位才能受到威胁，而这，就要求我们多持

一点边缘心态，在“现代社会疯狂前进”的潮流中多

一点悠游的、审美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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